驚天動地的朝聖行

賈梅佳


讀了那麼多到聖母山莊朝聖的記載。也聽了不少有關奇蹟出現的敘述，但我從來不敢作這樣的奢望，有一天我也能去那裡在聖母面前向她感恩，向她祈求，誦念一串玫瑰經，因為我的雙腿自小得到父親的遺傳，根本無法走很遠的路，經常乏力的跪了下去。自十餘歲起，我就常有從樓梯的頂端掉下去的紀錄，在道明教書時也是這樣，因此在每天的升降旗，我都是早五分鐘下報，從來不敢跟學生擠。


這次道明中學組成朝聖團，我居然也報了名，我竟忘掉了我是根本沒有辦法上去的。我只有一個意念，我要去到聖母面前，為她所賜予我的一切謝恩，也為我平日心中之牽繫祈求，不過使我最擔心的，是校長經常抽筋的雙腿。我們這一團雖不缺乏矯矯的登山者，但五十一個人中也有不少的老弱婦孺，像馮校長和我有高血壓，林金和有心臟病。這三個人情節比較嚴重，其餘有宿疾的也不少，所以校長預料最後到達的一定是林金和與我。他真是一語道中，果然我們愈來愈落後，好在我的背包，已由王後忠老師夫婦帶上去了，現在是劉主任、陳主任「照顧著我們，未到一半，我們就要歇著了，他們也耐心的陪伴，那時我還能半開玩笑的說：「你們這樣照顧我們，在天主面前也有功勞。」忽然傳來一個洪亮的聲意說：「一點也不錯！」一位神父來到面前，經他們介紹是桃園的蘭神父，他一聽說我就是舒萍，立刻過來雙手捧著我的頭為我降福，他的語言和說話是那樣的誠摯，讓我覺得自己全身沐浴在恩寵之中，不覺淚水橫溢。


路是愈來愈難走，或者說根本無路可尋，純綷是在爬山，而且每走一步，都是一個很高很大的步子。這對我來說真是太難了。林金和也在喘息不己。但他們二位主任一直在旁耐心的等待。并不時的予以鼓勵，說上去的人有年齡比我大的，也有殘疾的，說著說著，一路有下山來的人告訴我們，校長的腿又抽筋了，好在他有人照顧，我放心不少。

最後的一段更艱難了，幾乎走幾步就要停下來休息，不過我一直堅信我是可以完成這段路程，我一定會爬得上去的，而且今天天氣很好，既沒有烈日，也沒有下雨，只是因為清晨雨才停止，路上很滑而已，好在是往上爬，還不感覺這「滑」的危險。


我們終於到了。整整十二點，別的同事十時多就已抵達，他們都已吃過午飯，找到了休息的地方，而這時山上還有別的團，所以人滿為患，顯得一片亂糟糟的。王後忠夫婦在幾個床位上放下他們和我的背包，出來找到我們再回去時，背包都已被丟在地下，床位被別人佔了去。因此我們不僅沒有躺，連坐的地方都沒有，只好又回到吃飯的地方，那裏有位子可坐。


看到這種情形，我一生為人做事的感受，又在我的意識中凸顯出來，我感覺我們原有的「人性」，依然彌漫在現在的人群中，直到晚上的彌撒裏，校長神父一番熱切的講話，才在我的胸膛中燃起了信仰之火。他敘述前幾年來的半途而廢，以及他這次要來前，每天到聖母亭，所作的祈禱，我們這才知道為什麼今晚的彌撒，他沒邀請另外幾位神父共祭，他要把他心中的這番虔誠意念，直接而單獨的送到我們心中，他的目的達到了，我左右環顧，看大家真的受了感動。


晚上的遊行誦念玫瑰經，下起雨來，大家都穿上了雨衣，點上蠟燭，捧著花，唯有校長是不能穿雨衣的，我們怕他生病，於是林金和、王後忠我們幾個人商量，由王後忠替他撐傘，我過去問他可不可以，他微微點頭，於是由王後忠伴著他繞著那個小湖走了三圈。我當時還想，吳麗華身體不好，應該由她去抬聖母像聖母會降福她，別人告訴我是她在抬，我心裡就好過多了。

當晚，由翁詩貞老師在別人都睡下後，替我找了一塊進門的地上，為我舖上毯子，要我睡在那裡，然後她們再去另想辦法。我記得曾有一位作家形容各種鼾聲，把它分成很多類型，現在全部匯集於一爐，本來一個房間睡一百多人，就是形形色色的。


早上四時我盥洗完畢到聖堂時，就已有三四位教友在唸經了，我搬張小椅子坐在聖母腳前唸玫瑰經，在我每天早上所唸的六串玫瑰經中，有一串是為亡者煉靈，今天我依然在聖母前唸著他們的名字，求天主寬恕他們生前的過失，因為我們人類本是無知和愚昧的，求天主讓他們升上天堂，和祂共享永福。我之所又只有感恩，而沒有為自己祈求，是因為我這點小小的病痛，根本談不上是天主給我的十字架，只是讓我時刻的警惕自己而已。


外面的雨下得不小，我進去準備吃我每天必服的降血壓的藥，看見很多人在吃稀飯，於是我也吃了一碗，這時馮校長走過來，手上拿著藥包，問我要不要，我說自己有，而且這兩天我加倍的服用，我怕病倒，拖累別人。


我本以為這次朝聖就這樣平淡的過去，但却不是，聖母在我身上降下了一個很大的奇蹟，它像驟雨、疾風、狂嘯，驚天動地震撼了我的生命，此刻我坐在書房寫稿，雖然腰部仍然不時的疲痛，但是天主、聖母啊！我怎能不俯伏在你們腳前，狂聲的高叫著感謝！

下山時我滑倒了，不巧的是一塊尖銳的大石碰到了我的腰部，我聽到了「卡喳」一聲，然後疼痛難忍，我想完了，我的脊椎骨斷了，我立刻想到我以後的日子要在床上度過，我高聲呼叫：「聖母啊！我是您女兒，求您救我！」本來我是走在最前面，現在大夥兒也陸續的到了，大家一路傳呼過去：「賈老師跌倒了！」教體育的朱老師，登山專家許先生，陶教官立刻過來要把我搬到一個稍稍平整的地熱，但我完全不能動，因為我痛徹肺腑，我向圍在身邊的人說：「請趕快為我唸聖母經。」我一面呼號，他們一面唸經，就在這時他們推動了我，我痛得大叫，顏秀靜看我痛成那付樣子，就一直在旁邊哭。


大家唸了一陣經，我想聖母一定聽到了，以她仁慈的心腸，一定也在一旁流淚，於是我要他們先走，這一陣折騰，已經耽誤了他們的時間。等他們走後，留下來照顧我的，除了他們三位以外，還有管宿舍伙食的邱先生以及他的未婚妻，這時我已經不那麼痛了，於是他們扶著要我站起來試試看，也還好，但是一步也不能行，他們說我一定能走的，聖母一定會讓我走，而且我一向堅強有毅力，我想他們說這種話就是給我打氣。

果然能行步了，前面朱老師用棍子穩住叫我踩左腳，許先生要我左腳踩在他的腳上，後面陶教官拽住我，一路山上下來的教友，不斷的祝福，後來西螺會李再卿神父和白河的譚神父，譚神父一聽我受了傷，立刻邀李神父過來，他們二位神父把雙手放在我肩上，為我祈禱，這時我才感覺到「人性」雖然充溢在我們人世，但是天主的愛確實抑制了它們，我在此特別感謝這二位神父讓我有這種新的體會。


我們就這樣一腳踩著朱老師的手杖，一腳踩在許弟的右腳，後面陶教官攙扶著，在他們每一步都喊著：「這裡！這邊」，我們上了產業道路，看見旁邊有一輛機車，他們三人上去找屋主，說我們有人受了傷，請他送一程，這位先生真是好心腸，他立刻應允送我到聖母亭。

到了下面，校長他們叫車來接我們，我們六個人擠一輛車，到了飯店，我立刻向大家道謝和道歉，大家看我能站起來，就呼著感謝聖母，而且說他們沒有想到只等一兩個小時，原以為不知道他們要等到什麼時候。


因為兒子夫婦回高雄掃墓去了，只有兩個小孩在家，所以由翁詩貞老師送我回去，她一直把我送到樓上才走，她有兩個幼兒在家，她今天還要趕回高雄。


大恩不言謝，對所有的人，我只有在聖母面前為你們祈禱了，這次最感安慰的是我們校長，雖然他在車上腳又抽筋，但他能平安去來，我更要感謝聖母，因為他是我的恩人，我的長官，也是我的好友。


我早上四時時起來，用了兩個多小時，寫了這三千多字，也不準備再回頭看了，立刻付郵，我已年邁，此後所能做的，是繼續寫善導週刊的兩個方塊，并且多讀書，才能對青年人有所助益！聖母！我還能對您說什麼？將我所有的愛，所有的感激，每天早晚全託付於玫瑰經中。

